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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国家的工作主要是为造像留影，那
么唐长清的工作就复杂多了，他既是司机，也要
负责对造像进行简单修复，同时还要对拍摄情况
进行详细记录。

“我参与过千手观音的相关修复工作，我的
专业技术能够独立完成对造像的简单修复工
作。”唐长清坦言，自己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根本
没想过要一人身兼多职。

在唐长清手机的图片库里，除了造像还是造
像，而这还不是他收集的全部，打开手机的文字
软件，一篇篇文字忠实地记录着他去过的每一个
造像位置、名称、开凿年代以及造像保存情况等
资料。

“这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摄影师
拍之前，我要修复造像，摄影师拍的时候，我就
在旁边不停码字，摄影师拍完之后，我就要立马
打包装备，背着它们赶到下一个点位。”唐长清
说，从2024年春天开始，出差就成了他生活的
常态。

在聊着拍摄工作的同时，唐长清还不停翻动
着手机里留存的数千张照片，“你看这张，我专门
留下了拍摄时间，早上5点53分。”晨曦在造像
身上留下了第一抹亮色，神圣且温暖。

唐长清说，这是一张肯定不会出现在《全集》
里的照片。“因为光线不对。”为了给每一处造像
留下最真实的影像，摄制组会根据造像朝向情
况，现场决定拍摄时间。“我们不是在进行艺术摄
影，而是在留存史料，因此，除了在山洞里拍摄需
要补光之外，对裸露在外的造像，我们都是选择
最佳自然光线下进行拍摄。”

什么时候才是最佳自然光线？谁也说不
好。因此，摄制组将每天的开工时间定在了早上
5点。

为啥要这么早？因为从驻地到拍摄现场，往
往需要一两个小时，5点摸黑出门，才能赶在太
阳升起前抵达。

“从进入摄制组开始，我离开驻地和回到驻
地的时候，都是夜里。”在唐长清的讲述中，拍摄
工作无疑是非常辛苦的，但在他的脸上，更多的
却是自豪，甚至聊到那让他嫌弃无比又不得不背
的折叠梯，他都兴致勃勃：“也许是长久以来形成
的使命感吧。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是在为我们的
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宝贝，也是在为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黑夜到黑夜的工作
只为留下造像最自然真实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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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春寒料峭的潭水中，他们举着相机一站就是两三
个小时；

夏花烂漫的林草间，他们扛着数十斤的拍摄装备
挥汗如雨；

秋叶婆娑的山腰上，他们捧着地图挥舞镰刀破开
及腰深草；

冬日阴霾的崖壁下，他们用棉服裹着相机等待破
晓的那抹晨光……

四季在时光的轮转中慢慢更迭，他们奔行在巴山
蜀水间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他们在找什么？
他们在寻找一处处隐于山林间的千年造像，为散

落在巴蜀大地上的石窟寺著书立说——项目规划每
卷400页，全书45卷，集纳巴蜀从北朝至宋代，以及
少量明清代表性石窟寺。

何故要编此巨作？
因为在巴蜀这片土地上，汇聚了2850处石窟，占

到了全国石窟总量的近一半。因为这些石窟经过千
年岁月，身上已伤痕累累。更因为，这些石窟见证了
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

2028年，书成，名为《巴蜀石窟全集》（以下简称
《全集》），将首次完整而系统地记录和保存巴蜀石窟的
重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学术价值和文献
价值，成为填补巴蜀石窟研究和出版空白的重要一笔。

1月20日，位于大足石刻研究院内的《全集》编辑
部进行了年终盘点——

截至目前，编辑部已先后完成巴蜀两地12个市、
43个区县、260余处重点石窟寺，约5700个龛窟的现
场拍摄。同时，上千张图版的初步整理和说明也已经
完成。

巴蜀石窟，在川渝两地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一
点点从各自隐身的山林中显出自己绝美的身影，准备
向世界讲述石窟寺的中国故事。

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逍遥观前，文物
工作者在清理龛窟。

在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元宝山，拍摄团
队爬上五米高的崖壁拍摄洞中的摩崖造像。

本版图片均由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

在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重龙山，拍摄团队涉水拍摄。

拍摄团队守候在石窟旁，等待最佳拍摄光线。

摄影师站在崖壁边上进行拍摄。

在《大足石刻全集》完书仅仅三年之
后，为何又要立即为巴蜀石刻著书立说？

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用这
样一句话作出回答——如果说北方石窟
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上半阕”，那么巴蜀
石窟便是当之无愧的“下半阕”。而这

“下半阕”已有千岁“高龄”，抢救性保护
刻不容缓。

根据202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
石窟寺专项调查，全国共有5986处石窟造
像文物。其中四川和重庆共有2850处，接
近全国数量的一半，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乐
山大佛和大足石刻更是闻名遐迩。

从南北朝开始，石窟造像有规模地传
入巴蜀地区，并在唐宋时期到达巅峰。这
些石窟如星点般洒落在与古道相连的山
间河谷。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最终在川
渝地区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发展出极富地
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造像题材和风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姚军
介绍，巴蜀石窟开凿年代以唐宋和明清时
期遗存为主。造像数量巨大，分布范围
广，是南方石窟的主要分布区域。巴蜀石
窟以中小型石窟为主，有很强的民间性，
这也是巴蜀石窟独特价值的体现。

刘贤高用“人间烟火气”来评价巴蜀石窟。
在中华大地的石窟传播路线上，巴蜀

石窟自成一体，大多是浅龛与摩崖造像，
已无中原石窟那样的皇家风范。这是因
为，巴蜀大地捐资开窟的不再是僧人、官
吏，而是普通百姓。钱多开大窟，钱少凿
小龛。

千年来，老百姓以开窟凿像为功德，
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结社集资开凿大
大小小的造像，随情随性、因地制宜，只为
寄托心中最朴素、最美好的愿景，也因此
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巴蜀石窟。

石窟文化融入巴蜀大地的社会生活，
佛即众生，道法自然。在这里，很多乡土
民俗中的祈福和节庆活动，都与周边石窟
造像有关联。村舍路边的摩崖造像，见证
和陪伴着生生不息的一代代村民，动态的
生活与静态的造像构成了一幅幅平常质
朴的风俗画，弥漫着人间烟火之气。

抢救性搜集整理
再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巴蜀石窟

《全集》将如何讲好巴蜀石窟的
故事？

图片为主，辅以石窟有关的专
论。按照计划，《全集》每卷将收录图
版300幅，图版内容将包括照片、拓
片、重要线图和测绘图等多个内容。

既然以图为主，那么编辑部拍摄
组的任务无疑是最重的。

刘贤高说，为了给巴蜀石窟留下
既真实又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照片，编
辑部专门聘请了四川画报原社长、总
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达军
为首席摄影师，同时抽调大足石刻研
究院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全程参与。

罗国家，就是被抽调进入拍摄组
的摄影师之一。

说起这一年的拍摄工作，罗国家
笑言，很幸运在拍摄过程中没有遇到
过重大危险，难点就在于，许多散落山
林间的巴蜀石窟，在当地文物部门也
只有只言片语的档案，“也就是说，当
我们在这些石窟前举起相机时，其实
是完成了一次现代科技与历史文明的
对视。”

位于四川省遂宁市的元宝山摩崖
造像，就是其中的一处。

“在我们前往拍摄前，只在当地文
管所查到了几十个字的资料。”罗国家
说，甚至连文管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
们别去拍了，因为这处石窟的所在地
目前已无路可达，实在要去，就得在山
林里开出一条路。

拍摄组最终根据石窟的尺寸和年
代数据判断，它的规模并不小，值得专
门走一趟。

拿着文管所提供的坐标，摄制组
出发了。“那时是夏天，酷暑就算了，关
键是，我们每个人还要背负数十斤的
装备。”罗国家说，这些装备可不仅仅
是相机、灯光等与摄影有关的器材，还
包括3米长的折叠梯和其它各种便携
式文物修复工具。

为啥拍照还要带上梯子和修复
工具？

罗国家说，不少散落的巴蜀石窟
都位于崖壁的高处，为了近距离给它
们留下影像，必须得爬上山崖进行拍
摄，此时，折叠梯就能发挥很大作用。

为了让这些石窟能够以较好的
“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每次拍摄
前，队伍里的专业文物修复人员还要
对石窟本体和周围环境进行一定的
清理。

“当然，这些清理是最基础的，比
如去掉石窟表面的厚重青苔，清理蜘
蛛网，拔去遮挡镜头的杂草。”罗国家
说，这些工作还要把握一个非常敏感
的度，既不能过多，以免将石窟的历
史痕迹全部去掉，也不能过少，不然
拍摄出来的石窟就会“面目不清”。
往往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就得花上好
几个小时。

而就是在这处石窟寺里，罗国家
遇到了进入拍摄组以来最难忘的事。

那是一处开凿于山洞之中的石
窟，山洞入口非常狭小，身材瘦削的他
担任了此次拍摄的主摄影。

“我顺着折叠梯爬到了山崖之上，
进入了崖壁内部的洞口，就在我庆幸
自己钻进来的难度不大时，一股恶臭
扑面而来。”他定睛一看，山洞的地面
上堆满了蝙蝠的粪便。

“臭就算了，可以忍，但是粪便的
气味还辣眼睛。站在这片蝙蝠粪上拍
摄，我的眼泪就没有停过，往往快速拍
上几张，就得闭上眼睛缓好大一阵儿
才能继续。”

虽然满是对蝙蝠粪便的后怕，但
当翻出手机里留存的石窟照片时，罗
国家脸上不由露出了骄傲——绿树环
绕的湖景与崖壁上静默而立的佛像相
映相衬，一派悠然宁静之美。

“我很开心自己是第一个为它们
留下照片的人，希望读者能从这些照
片中，看到巴蜀石窟的独有魅力，愿
意更多地了解它们、走近它们，进而
读懂中华文明的独特和隽永。”罗国
家说。

在只字片语中探寻踪影
用相机实现科技与历史的首次对视


